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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紀
老
千
陳
振
聰
為
騙
八
百
三
十
億
港
元
遺

產
，
偽
造
已
故
香
港
第
一
富
婆
華
懋
主
席
龔
如

心
遺
囑
案
審
結
，
法
官
麥
機
智
在
判
詞
中
指
陳

振
聰
是
聰
明
騙
子
，
利
用
龔
如
心
孤
單
和
傷
心

的
弱
點
犯
案
，
下
流
卑
鄙
，
狡
詐
陰
險
，
雖
已

從
龔
如
心
手
中
取
得
逾
三
十
億
元
，
卻
無
比
貪
婪
，
決

意
要
得
到
龔
如
心
整
個
生
意
王
國
，
法
官
斥
陳
振
聰
貪

心
的
程
度
是
前
所
未
見
，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
還
要
毀
龔

如
心
的
名
譽
，
侮
辱
兩
人
的
情
誼
，
他
的
所
作
所
為
令

一
個
已
去
世
的
人
無
法
再
為
所
立
遺
囑
的
真
正
意
願
辯

護
，
害
得
基
金
花
數
千
萬
元
打
爭
產
官
司
，
法
官
痛
斥

陳
振
聰
行
為
無
恥
、
邪
惡
，
並
將
屬
於
華
懋
慈
善
基

金
，
用
作
鼓
勵
華
懋
員
工
子
女
進
修
增
值
、
造
福
人
類

的
錢
，
全
部
變
成
他
獨
享
，
手
法
極
盡
殘
忍
及
壞
透
。

法
官
形
容
這
是
他
可
以
想
像
中
最
差
的
案
件
，
重
判
陳

入
獄
十
二
年
。

法
官
在
法
庭
的
判
詞
永
遠
一
針
見
血
，
比
很
多
高
明

編
劇
撰
寫
的
對
白
精
彩
百
倍
，
發
人
心
省
，
大
有
共

鳴
。一

如
我
在
七
月
四
日
案
件
審
結
當
日
在
博
客
專
欄
中

預
測
，
不
少
片
商
爭
相
將
陳
振
聰
真
人
真
事
拍
成
電

影
，
暫
名
︽
陳
振
聰
傳
︾，
誰
來
演
陳
振
聰
超
級
負
面

的
角
色
，
有
電
影
公
司
鎖
定
何
家
千
金
超
雲
分
手
男
友

陳
山
聰
，
應
是
取
其
形
象
具
說
服
力
，
其
人
氣
之
負
面

可
以
想
像
，
陳
山
聰
對
此
不
作
任
何
回
應
，
倒
覺
得
陳

山
聰
應
接
此
戲
，
給
自
己
一
個
絕
地
翻
身
的
機
會
，
比

乾
等
好
，
起
碼
有
收
入
，
有
宣
傳
谷
人
氣
的
機
會
，
人

在
低
迷
的
時
候
要
會
得
放
下
身
段
。
也
有
提
議
詹
瑞
文
，
純
因
其

形
象
百
變
，
扮
甚
麼
似
甚
麼
。

其
實
演
陳
振
聰
的
最
佳
人
選
是
陳
振
聰
，
他
在
八
六
年
冒
認
是

兩
間
公
立
醫
院
醫
生
，
用
假
糧
單
申
請
信
用
卡
，
騙
取
九
萬
多

元
，
因
貪
得
無
厭
，
重
施
故
伎
遭
揭
發
被
捕
，
定
罪
後
改
名
掩
飾

案
底
，
並
成
為
富
豪
，
早
已
發
揮
影
帝
級
的
演
技
，
敗
在
江
山
易

改
，
仍
舊
貪
得
無
厭
，
終
變
貧
。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世紀老千終成階下囚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舒
婷
送
給
我
的
︽
舒
婷

文
集
．
舒
婷
詩
︾
的
壓
卷

篇
，
是
︽
最
後
的
輓
歌
︾。

︽
最
後
的
輓
歌
︾
是
舒

婷
唯
一
長
達
三
百
八
十
九

行
的
長
詩
，
工
程
浩
大
，
表
達

的
意
象
繁
富
，
但
在
評
論
界
反

應
卻
出
奇
的
冷
淡
，
令
人
困

惑
。這

首
詩
是
一
九
七
九
年
，
她

作
為
德
國
柏
林
大
學
駐
校
作
家

期
間
寫
的
。

舒
婷
在
柏
林
大
學
呆
了
一

年
。
這
一
年
相
信
讓
她
更
多
地

涉
獵
外
國
作
家
的
作
品
，
特
別

是
西
方
詩
人
的
詩
，
所
以
這
首

詩
，
是
以
現
代
手
法
來
呈
現

的
。這

首
詩
是
富
有
哲
理
性
的
，

需
要
反
覆
細
讀
，
且
擇
開
首
二
段—

—

人
非
有
信
，
就
不
能
得
神
的
喜
悅
：
因
為

到
神
面
前
來
的
人
必
須
信
有
神
，

且
信
他
賞
賜
那
尋
求
他
的
人
。

—
—

希
伯
來
書
第
十
一
章
六
節

第
一
章

眺
望

掏
空
了
眼
眶

剩
下
眺
望
的
姿
勢

鈣
化
在

最
後
的
輓
歌
裡

飛
魚

繼
續
成
群
結
隊
衝
浪

把
最
低
限
度
的
重

用
輕
盈
來
表
現

它
們
的
鰭

擦
燃
不
同
凡
響
的

磷
光

這
首
詩
想
像
力
十
分
豐
富
，
有
點
像
律

詩
，
如
﹁
眺
望
﹂
與
﹁
飛
魚
﹂，
意
象
都
有

點
玄
虛
，
玄
虛
中
卻
孕
育
深
刻
的
思
想
，

這
需
要
讀
者
去
推
敲
。

這
首
詩
除
了
讓
人
思
考
，
也
有
反
諷
，

特
別
是
對
自
然
界
和
人
類
社
會
的
生
存
狀

態
乖
離
的
解
讀
，
時
空
交
錯
，
充
滿
現

代
意
念
，
且
看
這
首
詩
第
七
章
最
末
的

五
段—

—

昨
天
義
無
反
顧
暴
殄
天
物

今
天
面
臨
語
言
饑
荒

眼
睛
耳
朵
分
別
拆
散
零
件

裝
置
錯
位

唯
心
跳
正
常

夾
雜
些
金
屬
之
聲

只
要
再
翻
過
這
座
山

其
實
山
那
邊
什
麼
也
沒
有

如
果
最
後
一
塊
石
頭

還
未
蓋
滿
手
印

如
果
內
心

有
足
夠
的
安
靜

這
個
禮
拜
天
開
始
上
路

我
在
慢
慢
接
近

雖
然
能
見
度
很
低

此
事
與
任
何
人
無
關

這
首
詩
共
分
七
章
，
可
視
為
舒
婷
在
柏

林
一
年
的
觀
察
和
沉
思
。

舒
婷
從
關
心
民
族
、
家
國
的
眼
光
，
移

眸
到
異
域
，
探
討
宇
宙
、
時
間
和
空
間
的

關
係
，
明
暗
、
表
裡
、
孤
立
與
連
聯
、
現

實
與
想
像
，
詩
行
中
，
閃
泛
㠥
智
慧
之

光
。舒

婷
在
創
作
上
是
很
有
點
冒
險
精
神
，

上
述
這
首
詩
是
在
創
作
技
巧
的
自
我
突

破
，
可
作
如
是
觀
。

舒
婷
的
詩
歌
創
作
大
致
可
分
三
個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是
一
九
七
八
年
至
一
九
八
一

年
的
所
謂
朦
朧
詩
時
期
；

第
二
階
段
是
擱
筆
三
年
後
的
哲
理
詩
時

期
；第

三
階
段
是
表
現
手
法
突
破
時
期
，
以

︽
最
後
的
輓
歌
︾
為
代
表
。

︽
最
後
的
輓
歌
︾
是
一
首
野
心
很
大
的

詩
，
不
是
靠
一
篇
短
文
可
以
概
括
，
還
得

用
心
去
發
掘
、
深
探
。

舒
婷
心
力
交
瘁
寫
完
了
︽
最
後
的
輓

歌
︾，
曾
表
示
這
也
是
她
詩
歌
創
作
的
休
止

符
，
她
說
寫
完
這
首
詩
，
她
要
專
心
寫
散

文
了
。

︵︽
說
舒
婷
︾
之
十
︶

最後的輓歌
彥　火

琴台
客聚

我
所
服
務
的
中
學
圖
書
館
，
每

年
暑
假
之
前
，
都
選
出
一
部
分
圖

書
加
以
丟
棄
。
理
由
是
藏
書
室
的

書
架
已
經
爆
滿
，
需
要
新
陳
代

謝
。
淘
汰
的
圖
書
有
好
幾
千
冊
，

先
擺
在
大
堂
任
由
同
學
取
去
，
過
了
幾

天
，
便
當
為
廢
紙
賣
掉
。

他
們
的
丟
棄
原
則
是
以
多
年
來
沒
有

學
生
借
閱
、
或
借
閱
者
很
少
為
準
。
認

為
這
些
書
本
留
之
無
益
，
棄
之
毫
不
可

惜
。我

認
為
棄
之
十
分
可
惜
，
於
是
又
選

擇
了
一
部
分
有
參
考
價
值
的
，
搬
進
我

的
辦
公
室
來
。

但
我
的
辦
公
室
不
大
，
四
周
的
書
櫥

早
已
﹁
爆
棚
﹂，
只
好
堆
在
茶
几
和
地
上
。
使
我
的

辦
公
室
的
面
積
愈
來
愈
小
，
不
久
可
能
便
變
成
儲
藏

室
了
。

比
如
圖
書
館
丟
棄
的
有
一
套
︽
簡
明
不
列
顛
百
科

全
書
︾︵C

oncise
E
ncyclopedia

B
ritannica

︶，
一
共

十
巨
冊
，
重
近
二
十
公
斤
，
是
世
界
最
著
名
的
百
科

全
書
。
此
﹁
簡
明
﹂
本
，
收
入
條
目
七
萬
餘
條
，
約

二
千
四
百
萬
字
，
附
有
圖
片
五
千
餘
幅
，
是
歷
史
悠

久
的
百
科
全
書
，
並
有
定
期
的
修
訂
。
這
部
辭
典
式

的
巨
著
，
圖
書
館
也
視
之
﹁
棄
兒
﹂，
棄
之
如
敝

屣
。
我
詢
問
圖
書
館
負
責
人
，
她
說
要
查
辭
典
，
上

網
便
可
以
了
，
使
我
為
之
氣
結
。

我
只
能
以
收
養
﹁
棄
兒
﹂
的
心
情
，
把
這
些
書
籍

搬
進
自
己
的
辦
公
室
。
我
特
別
喜
歡
這
類
辭
書
類
的

書
籍
，
因
為
我
喜
歡
翻
查
辭
書
，
不
善
上
網
。
所
以

這
一
類
如
︽
中
國
六
百
作
家
小
傳
︾、
上
海
︽
青
幫

大
亨
︾、
︽
文
壇
點
將
錄
︾、
︽
文
學
家
故
事
︾
等

等
，
都
由
圖
書
館
﹁
棄
書
﹂
而
收
歸
﹁
麾
下
﹂。

我
是
抱
㠥
養
兵
千
日
，
用
在
一
時
的
心
情
，
把
這

些
棄
書
搶
救
回
來
。
用
處
有
多
大
，
現
在
還
不
能
估

計
。我

想
也
許
有
一
天
，
我
也
要
在
自
己
的
藏
書
中

﹁
清
理
門
戶
﹂
了
。
特
別
是
有
不
少
相
識
或
不
相
識

的
朋
友
的
贈
書
，
原
諒
我
大
部
分
都
沒
有
看
過
。
但

人
家
既
然
簽
名
贈
書
，
棄
之
十
分
不
敬
。
並
想
如
果

自
己
贈
書
朋
友
，
人
家
也
把
它
丟
入
垃
圾
桶
，
自
己

又
有
何
感
想
？
想
到
這
裡
，
頓
生
﹁
憐
香
惜
玉
﹂
之

意
，
把
棄
書
計
劃
，
擱
在
一
旁
。

談棄書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相
信
所
有
對
中
國
文
學
稍
有
認
識
的
朋
友
，
也
定

必
讀
過
女
詞
人
李
清
照
的
作
品
，
她
的
名
句
如
﹁
尋

尋
覓
覓
，
冷
冷
清
清
，
悽
悽
慘
慘
戚
戚
﹂、
﹁
此
情

無
計
可
消
除
，
才
下
眉
頭
，
卻
上
心
頭
﹂
及
﹁
應
是

綠
肥
紅
瘦
﹂
等
等
，
總
給
人
一
種
觀
察
入
微
兼
多
愁

善
感
的
印
象
，
再
加
上
她
與
夫
君
趙
明
誠
情
投
意
合
，
一

同
研
究
金
石
的
美
好
姻
緣
，
更
令
這
位
史
上
著
名
的
才

女
，
給
人
留
下
一
種
禁
不
起
風
浪
的
弱
質
纖
纖
之
感
。

不
過
，
天
命
近
日
偶
爾
讀
到
一
些
談
及
李
清
照
的
文

章
，
才
發
現
她
有
㠥
截
然
不
同
的
另
一
面
：
她
雖
然
因
痛

失
丈
夫
，
以
及
家
國
的
動
盪
而
令
生
活
坎
坷
，
但
原
來
她

仍
懂
得
苦
中
作
樂—

—

據
說
現
今
仍
令
不
少
人
沉
迷
的

﹁
打
麻
雀
﹂，
便
是
由
這
位
才
女
發
明
！
打
麻
雀
、
打
麻

雀
，
其
實
是
﹁
打
馬
將
﹂
的
意
思
，
即
是
要
將
那
些
騎
㠥

馬
來
的
入
侵
者
打
倒
，
單
單
是
遊
戲
的
名
字
，
已
經
看
出

這
位
才
女
的
氣
魄
和
幽
默
！

除
了
這
小
小
的
發
明
外
，
更
有
說
李
清
照
在
丈
夫
趙
明

誠
死
後
，
曾
改
嫁
名
為
張
汝
洲
的
男
生
，
不
幸
的
是
，
李

氏
在
婚
後
才
發
現
他
原
來
只
是
一
位
覬
覦
其
金
石
收
藏
的

偽
君
子
。
在
當
今
社
會
，
女
生
要
主
動
提
出
離
婚
尚
且
要

承
受
不
少
非
議
及
壓
力
，
更
何
況
李
清
照
作
為
宋
朝
之

人
，
她
要
與
結
髮
的
丈
夫
分
開
，
實
在
談
何
容
易
！

當
時
她
採
取
的
手
段
，
就
是
揭
發
張
汝
洲
原
來
曾
在
科

舉
考
試
中
作
弊
行
為
，
但
代
價
卻
是
，
她
自
己
也
要
因
告

發
親
夫
而
入
獄
兩
年
！
雖
然
後
來
她
憑
㠥
名
聲
而
得
到
大

大
減
刑
，
但
其
堅
決
及
愛
恨
分
明
的
性
格
，
亦
已
表
露
無

遺
，
完
全
與
其
詞
中
流
露
的
多
愁
弱
態
，
形
成
鮮
明
強
烈

的
對
比
。

天
命
按
網
上
的
資
料
，
批
算
了
這
位
才
女
的
八
字
，
其
月
令
為

﹁
偏
財
星
﹂，
天
性
多
才
多
藝
，
又
重
情
重
義
，
加
上
八
字
身
強
而
又

天
干
透
﹁
比
肩
星
﹂、
﹁
七
殺
星
﹂
及
﹁
傷
官
星
﹂，
反
映
她
是
位
大

膽
、
不
服
輸
而
又
自
尊
心
極
強
的
人
，
絕
非
任
人
欺
負
的
弱
質
女

子
。
其
八
字
美
中
不
足
的
地
方
，
就
是
日
元
屬
乙
木
的
她
地
支
水
太

重
，
所
以
難
免
﹁
水
旺
木
漂
﹂，
半
生
漂
泊
。

非一般的才女李清照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七
月
十
三
日
至
八
月
十
二

日
，
中
央
圖
書
館
展
覽
館
有

一
個
特
別
的
展
覽
，
名
為

﹁
碗
碗
情
深
﹂。

看
到
宣
傳
的
電
郵
上
說
，

這
是
﹁
配
合
香
港
公
共
圖
書
館

﹃
親
愛
的
旅
程
﹄
主
題
，
何
鴻

毅
家
族
基
金
與
設
計
及
文
化
研

究
工
作
室
合
辦
的
﹃
我
的
家
在

紫
禁
城
﹄
教
育
計
劃
舉
辦
﹃
碗
﹄

展
覽
。
以
家
家
常
見
的
碗
為
主

題
，
一
起
捧
出
碗
碗
情
深
。
﹂

上
面
還
有
這
樣
的
文
字
：

﹁
碗
盛
載
㠥
家
人
辛
勤
努
力
的

成
果
，
碗
又
帶
㠥
祝
願
的
紋

飾
。
碗
好
像
一
雙
掬
起
的
手
，

又
像
一
個
個
團
圓
的
漣
漪
，
在

親
人
之
間
蕩
漾⋯

⋯

來
！
讓
您

分
享
一
碗
碗
的
故
事
！
﹂

蠻
吸
引
人
的
。
因
為
碗
裡
面
確
實
有
很
多

深
情
的
故
事
。

我
想
起
我
小
時
候
寄
讀
在
外
時
，
一
個
月

才
和
母
親
見
一
次
面
，
她
有
時
會
帶
我
去
吃

碗
魚
蛋
粉
，
有
時
則
吃
碗
牛
腩
麵
。
但
我
記

憶
最
深
的
，
是
到
母
親
住
的
﹁
殺
房
﹂
裡
，

母
親
在
共
用
的
廚
房
裡
，
端
出
一
碗
香
噴
噴

的
白
飯
，
以
及
一
碟
蒸
熟
的
鹹
魚
肉
餅
，
母

子
二
人
就
坐
在
狹
窄
房
間
的
床
上
，
吃
㠥
那

滿
溢
㠥
溫
情
的
香
飯
。
現
在
回
想
，
那
鹹
魚

肉
餅
和
白
飯
，
還
隱
約
透
出
陣
陣
香
氣
。

能
夠
和
家
人
一
起
在
家
中
吃
一
頓
飯
，
確

實
是
充
滿
深
情
的
。
只
是
在
現
代
社
會
中
打

拚
的
人
，
有
些
是
難
得
嚐
到
這
份
深
情
的
。

因
為
在
打
拚
的
人
，
吃
的
是
快
餐
，
盛
載
㠥

飯
的
，
是
碟
，
不
是
碗
。
他
們
吃
的
是
碟
頭

飯
。
甚
至
吃
的
是
飯
盒
，
沒
有
碗
。

沒
有
碗
，
沒
有
深
情
。
那
深
情
，
都
藏
埋

到
心
底
，
特
別
是
單
親
家
庭
，
可
能
連
煮
飯

的
時
間
也
沒
有
。
而
居
住
在
殺
房
的
人
，
沒

有
廚
房
，
也
可
能
連
碗
也
沒
有
。

碗
碗
深
情
，
我
們
該
珍
惜
和
重
視
啊
！

碗碗情深
興　國

隨想
國

我
覺
得
齋
藤
美
奈
子
在
︽
文
學
的
商

品
學
︾
中
，
對
棒
球
小
說
的
定
性
觀
察

有
一
矢
中
的
之
效
。
她
斷
言
小
說
中
的

棒
球
呈
現
，
說
穿
了
就
是
一
種
﹁
敗
者

的
美
學
﹂—

—

過
去
我
愛
用
﹁
落
水
狗

的
美
學
﹂
來
形
容
，
但
無
論
命
相
如
何
不

同
，
其
實
內
涵
均
一
，
都
是
在
表
現
出
一
種

對
失
落
、
遺
憾
乃
至
無
奈
的
感
慨
情
韻
來
。

就
從
膾
炙
人
口
的
︽
瀨
戶
內
少
年
棒
球
團
︾

︵
一
九
八
三
︶
開
始
入
手
吧
，
小
說
因
為
在
一

九
八
四
年
被
篠
田
正
浩
拍
成
極
為
賣
座
的
同

名
電
影
，
於
是
廣
為
人
知
。
故
事
是
以
戰
敗

兩
、
三
年
後
的
淡
路
島
為
舞
台
，
以
小
學
生

所
組
成
的
棒
球
隊
為
焦
點
加
以
刻
劃
。
他
們

身
處
戰
後
一
無
所
有
的
匱
乏
時
空
，
隊
員
連

基
本
的
棒
球
用
具
配
件
也
沒
有
，
文
中
用

﹁
棒
球
石
器
時
代
﹂
形
容
絕
無
誇
飾
。
後
來

因
為
小
學
一
位
女
老
師
的
丈
夫
在
戰
後
復

員
回
鄉
，
大
家
本
來
均
以
為
他
已
戰
死
沙

場
，
原
來
不
過
喪
失
了
一
腳
，
加
上
他
又

是
曾
經
在
甲
子
園
上
場
的
傳
奇
棒
球
人

物
，
於
是
由
他
帶
領
令
這
隊
淡
路
島
的

﹁
江
㝴
老
虎
﹂
燃
起
一
線
曙
光
。
可
是
到
了

與
強
鄰
大
宮
巨
人
正
式
作
賽
的
時
刻
，
一

個
回
合
便
已
經
以
十
四
比
零
落
後
，
大
家

才
明
白
棒
球
的
殘
酷
現
實⋯

⋯

那
正
是
我
上
文
提
及
的
敗
者
美
學
原
型
示
例
，
作
者

阿
久
悠
一
早
便
清
楚
地
以
棒
球
作
為
一
代
人
的
隱
喻
。

位
處
偏
遠
離
島
的
一
眾
少
年
，
無
論
男
男
女
女
同
樣
需

要
面
對
戰
敗
的
洗
禮
，
而
透
過
棒
球
便
提
供
一
個
機

會
，
讓
他
們
得
以
具
體
感
受
到
那
種
時
不
我
予
的
現
實

無
奈
。
大
家
都
企
圖
借
棒
球
來
作
為
夢
想
的
寄
託
，
但

能
夠
借
此
扭
轉
人
生
的
，
畢
竟
鳳
毛
麟
角
少
之
又
少
，

這
種
利
用
棒
球
來
擊
潰
理
想
的
小
說
構
思
安
排
，
我
們

不
難
察
覺
得
到
。

然
而
這
也
正
是
敗
者
美
學
的
體
現
之
處
，
棒
球
小
說

作
為
一
種
呈
現
出
日
本
文
化
的
次
類
型
而
言
，
往
往
突

出
夢
想
與
現
實
之
間
的
衝
突
矛
盾
，
而
且
前
者
通
常
也

會
被
後
者
吞
噬
埋
沒
。
然
而
即
使
如
此
，
卻
從
來
沒
有

左
右
及
影
響
到
日
本
人
對
夢
想
前
仆
後
繼
的
追
求
，
何

況
實
情
是
文
本
中
時
刻
再
三
歌
頌
對
前
者
的
眷
戀
及
嚮

往
。 《瀨戶內少年棒球團》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外地遊客來到長春觀，稍微懂點「板」的難免
一怔：這不是名聞天下，號稱「江南第一福地」
的道教叢林麼？怎會呆在如此一個塵世喧囂的繁
華之所？道教不是喜歡清靜自然，寡慾無為，向
以閒雲野鶴自居，我自逍遙麼？這裡算個甚？再
往下恐怕就難聽了：呵呵，你們「九頭鳥」，原本
就是很鬼的，在這造假成風的年頭⋯⋯

說老實話，想想道教的處世原則，還真怨不得
人家懷疑你湖北佬造假。

長春觀位於著名的「大東門」。這裡是東出武昌
城的必經之地，門口便是車水馬龍的大馬路，對
面則是川流不息的立交橋，西邊和背後還有轟轟
隆隆的京廣大動脈，火車聲、汽車聲、叫賣聲、
招徠聲、喧嘩聲⋯⋯整天價喧鬧無比，恨不得掀
天揭地，哪有片刻清靜？

但是，可以肯定地說，長春觀當初，絕對不是
這環境。

長春觀始建於元代。相傳那時此地仍為湖汊，
身處湖汊之中的雙峰山、黃鵠山（今武昌蛇山一
帶）因多松樹而稱之為「松島」，長春觀便建在此

「島」上。受古代楚地崇巫（巫祝）影響，秦漢以
來，這裡先後有過「先農壇」、「神祇壇」、「太
極宮」等道教稱謂。相關文獻也記載說老子曾遊
歷至此，建有「老子宮」。可見此地當時是何景
象。即便到了近代，如清末民初，湖汊雖早已萎
縮，蛻變為「沙湖」，「松島」露出腳背，搖身變
成山崗，但這裡也沒有繁華起來。上點年紀的人
都知道，「大東門」外是刑場，距長春觀遠不足
百步。每天觀門一開，便見荒塚座座，衰草連
天，尤其那風雨交加的夜晚，漆黑一片，森森鬼

火在墳頭滾動，令人毛骨悚然。如此一個所在，
鬼都打得死人，清靜不清靜？

長春觀乃道教全真派門徒所建，旨在紀念其龍
門宗創始人丘處機。據傳，當年元軍南下時，這
位濟世救民的祖師曾立下「一言止殺」的不世之
功，因其道號曰「長春子」，故取名「長春觀」。

導遊介紹了一段如煙往事。
十三世紀初，晚年的元太祖十分糾結，面對萬

古基業，如何才能長生不老？公元1219年5月，他
在征途中聽說全真教有「長生不老」之術，便派
人去山東請來了丘處機。時年72歲的丘處機果然
一副仙風道骨模樣，神態安詳，談吐不凡，成吉
思汗不由肅然起敬，問道長可有長生之藥？丘處
機回說：只有衛生之道，並無長生之藥。並進一
步解釋說，欲「衛生」，則必先「以敬天愛民為
本」。成吉思汗聽從了丘處機的勸導，放棄了以蒙
古鐵蹄踏平中原的想法，使中原人民免遭生靈塗
炭，也使全真教發揚光大，成為當時最興盛的宗
教。後世盛讚丘氏功德，乾隆皇帝就曾親書一聯
予以旌表：「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
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長春觀佔地約45000平方米，南北長300米，東西
寬150米，建成後隨㠥朝代的更迭也是滄桑不斷。

經過百餘年的風吹雨打，到了明代，適逢朱氏
王朝推崇道教，於永樂十二年（1414年）喜得維
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業已老邁的道觀
又被重建，卻不期於咸豐二年（1852年）毀於兵
燹。同治二年（1863年），住持何合春募資修建太
上道祖大殿、來成殿、客堂，以及殿後登山石級
等重要建築物，使其「廟貌森嚴，回復舊觀」。民

國時期（1931年）再次大規模修繕。從此，長春
觀的前殿、後廡、門廊、過道等更臻於完善，形
成一個分為左、中、右三路，佈局得體，結構嚴
謹，極富中國傳統色彩的宗教建築群體。「文革」
中「破四舊」，觀內陳設和文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壞，1983年，人民政府撥專款進行維修和恢復。

長春觀坐北朝南，依山就勢而建，門口是十里
長街武珞路，背後是松柏長青雙峰山，舉目看
去，只見層層遞進，主次分明，錯落有致。

山門為傳統山字形結構，紅牆黛瓦，門開三
孔。中為正門，上有「長春觀」三個楷書大字；
左右為耳門，分別是「妙門」和「玄境」，只是字
體稍小。山門氣派莊嚴，色調明快，道教色彩異
常突出。

步入山門，迎面便是太清殿。此殿為主體建築
之一，重簷歇山，寶瓶壓脊，翹角飛翼，雕樑彩
繪。殿內正中，供㠥道祖「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左右分別是關尹子文始先生和南華真人莊子。所
謂「太上之道」，包羅萬象，其《道德經》為道教
之根本和基石，有「萬古明燈」之譽。這位「太
上老君」聖號極多，有太上道祖，無極老祖等
等，與莊子合稱「老莊」，與黃帝又合稱「黃
老」。

穿過太清殿，便來到「七真」殿，此名因供奉
七位「真人」而得。「七真」是全真派創始人王
重陽的七位弟子，龍門派祖師「天仙狀元」丘處
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重陽祖師的基礎上，開壇
弘道，發展和完善了全真理義。全真教至今仍以
龍門派為盛，每年正月十九為「燕九節」，即丘祖
廟會。民間之「廟會」，即由此而來。

出「七真」殿，拾級而上，便是「三皇」殿。
此殿為樓閣式殿宇，乃長春觀制高點。殿內底
層，供奉伏羲、神農、軒轅，他們是華夏人文始
祖，是人們常說的「三皇」。伏羲，洞察萬物陰陽
生剋之理，作先天八卦；神農又稱炎帝，種五
穀，嘗百草，為華夏農耕文明的先祖，古之醫
生；軒轅又稱黃帝，他推測曆法，教人興文字，
作干支，創醫學，其著作《黃帝內經》為中醫學

的奠基文獻。左邊供奉㠥財神，右邊則是身跨
佛、道兩界，廣受歡迎的觀音菩薩（慈航道人）。
樓上為玉皇閣，供奉㠥九天之上的玉皇大帝。

「三皇」殿的左側為呂祖殿，殿中供奉呂（洞
賓）純陽帝君，他是民間著名的道教八仙之一。
相傳，他遇祖師鍾離於酒肆，授枕作黃粱夢，醒
而悟，遂棄家，隨鍾離祖師至終南山修道。呂純
陽以行化度人為己任，屢顯靈異，因而備受百姓
擁戴，各地立廟爭相祭祀。元世祖封其為「純陽
演正警化真君」，元成宗又加封為「孚佑帝君」。

此外，觀內還有其他殿、堂、祠、壇、閣、寮
等建築多所。

長春觀規模恢宏，屋宇千間，多為磚木結構，
斗拱飛簷，古樸典雅，樑柱、欄板、神龕等，無
不精雕細刻，細膩生動，堪稱中國建築藝術與道
教文化相結合的典範。

出「三皇」殿，放眼環眺，「大東門」盡收眼
底，撫今追昔，不禁感慨叢生，所謂「閒雲野鶴
羈鬧市」，既非道教初衷已改，更不是湖北人作假
所致，乃是時代變遷，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的結
果。再看道教，此乃眾神之集大成者，與佛教爭
來世相比，它更看重今生。在中國，舉凡政治、
經濟、軍事、文化、藝術、科技、民俗節日、民
族心理、思維習慣、民間信仰等等等等，總之一
句話，那滾滾紅塵，誰又跟它沒點關係呢？魯迅
先生就曾指出，「中國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

因此，善待道教，就是善待文化，善待民族，
善待我們自己啊！

閒雲野鶴羈鬧市
——遊武昌長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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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長春觀。 網上圖片


